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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纽约州阿迪朗达克森林保护区被视作“纯粹荒野”的典范。 森林的野生状态得益于该州带有

“封锁”性质的“永久野生”政策。 城市居民的供水和娱乐需求主导了纽约州森林保护区的创建及 “永

久野生”政策的形成。 这种“封锁”性质的保护在保留野生自然方面意义非凡, 但也有着令人不安的

后果: 否定了当地人传统的公共森林使用模式, 将森林 “去生计化”, 彰显着某种环境不正义的面

相; 简化了自然本身的功能和价值, 使自然“再荒野化”, 建构起人类生存与自然保护对立的认知。

就此而言, 城市居民的需求决定了纽约州森林保护的性质和特征, 再造了一片符合都市愿望的“无

人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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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于1885年设立州立森林保护区,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公立森林保护区。1894年,又将

“永久野生”(foreverwild)条款列入州宪法修正案,以确保森林的野生状态①。后世学者称赞这片森林

是荒野爱好者所追寻的“纯粹荒野”的典范。在镀金时代的美国,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最为迅速的地

区之一,纽约州却“封锁”了北部的公共森林,维持其“荒野”状态。保护森林可采取多种方式,为何

纽约州选择了“封锁”性质的保护? 这种“封锁”性质的保护有着深刻的城市渊源。带有破坏生态环境

内涵的城市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这两种看似冲突的历史走向并不矛盾,都市的发展需求在加速腹地

环境恶化的同时,也会保留一些自然,尤其是野生特征明显地区的自然。纽约州正是在城市居民对

供水的焦虑与对娱乐的追求交织作用下保留了北部公共森林,也再造了一片附属于都市的“荒野”
景观。

一般认为,纽约州创建森林保护区并非为保留荒野,而是保护为商业河道供水的上游流域

(watershed)②。美国史学界既有研究多关注流域问题在森林保护政策形成中的作用,聚焦政商精英群

体的保护话语,对当地乡村居民和伐木群体的诉求重视不够,也弱化了城市居民的娱乐和审美动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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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1885年设立的纽约州立森林保护区位于北部阿迪朗达克和中南部卡茨基尔山区,本文的讨论仅限阿迪朗达克地区。

1892年纽约州将阿迪朗达克森林保护区扩建为州立公园。目前公园面积约600万英亩,占纽约州总面积的近1/5,
与毗邻的佛蒙特州大小相当,其中州属土地约260万英亩,剩余土地皆为私有。该地现有101个村镇,常住居民

12.3万人。参见TheAdirondackParkAgency,“AbouttheAdirondackPark”,https://apa.ny.gov/About_Park/

more_park.html,2023年9月30日。
〔美〕罗德里克·纳什:《荒野与美国思想》,侯文蕙、侯钧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

AlfredL.Donaldson,A HistoryoftheAdirondack,New York:TheCenturyCo.,1921;FrankGraham,Jr,

TheAdirondackPark:A Political History,New York:Alfred A.Knopf,1978;PhilipG.Terrie,Contested
Terrain:ANew HistoryofNatureandPeopleintheAdirondacks,Syracuse:AdirondackMuseumandSyracuse
UniversityPress,2008,SecondEdition.



有学者注意到当地人与外来城市精英之间的冲突,但视角侧重法律史或公共土地政策史①。国内史学

界较少关注这一问题。这些成果没有从城市需求的角度对保护区及其管理政策的形成予以综合考察,
而这种视角的整合或能让我们对几个深层问题有更明晰的理解———纽约州的森林保护肇始于流域问题

为何最终走向了“封锁”的结局? 保护流域必须要“封锁”森林吗? 林业专家为什么被排斥在外? 应如何

看待娱乐动机所起的作用? 这种“封锁”政策有何种社会文化影响,又对谁更有利呢? 基于此,本文拟

从城市需求与腹地自然资源保护关系的角度,分析纽约州森林保护区及“永久野生”政策的成因、影响,
以期凸显美国东北部资源保护背后的城市因素和利益纠葛。

一、通航河流的供水需求与1885年纽约州立森林保护区的创建

阿迪朗达克地区位于纽约州东北部,多山地丘陵,森林繁茂、溪流密布,数千湖泊点缀其间,是

哈德逊河、霍莫克河(MohawkRiver)、布莱克河(BlackRiver)等众多河流的源头。17、18世纪,易洛魁

人占据南部区域,北部生活着休伦人和阿尔冈昆人,彼此争夺这片季节性的狩猎地。独立战争后,新英

格兰的拓荒者、北部法裔加拿大人开始涌入。19世纪中叶,印第安人被驱逐,白人成为当地主要居民。
此地气候恶劣,远离市场,又缺乏便利的交通,阻碍了农业的推进,而伐木业的发展一直较为稳

定。18世纪中期,法裔加拿大伐木工开始在北部的拉奎特河(RaquetteRiver)附近砍伐白松,将木材

河运到蒙特 利 尔。美 国 革 命 后,一 些 固 定 的 锯 木 厂 相 继 建 立。这 里 的 森 林 资 源 使 奥 尔 巴 尼 市

(Albany)和格伦斯福尔斯市(GlensFalls)成为纽约州的木材加工中心②。到1850年,纽约州已是美国

木材产值最高的州③。随着伐木量的增加,靠近河流、容易接近的松树最先被伐光,伐木工便深入陡

峭坡地和溪流上游流域区。早在1820年,纽约州长德·维特·克林顿(DeWittClinton)就曾呼吁州议

会停止出售山区的公共土地,以保护对伊利运河水量至关重要的流域④。内战前,森林砍伐集中在远

离定居点的偏远溪流附近,以白松或云杉为主,来此地的多数游客并没有看到大片森林被毁坏的景象。
内战后,资金雄厚的伐木公司开始进入阿迪朗达克南部和东部。同时,外来游客的数量渐增,更多人

知晓了伐木业和森林砍伐的状况。

19世纪60年代,一些知识精英开始提醒人们警惕毁林的后果,呼吁保护阿迪朗达克的森林。当

时主要担忧砍伐森林会破坏河流上游的水源地,影响河流水流量。乔治·马什(GeorgeP.Marsh)在
《人与自然》一书中特别提及,阿迪朗达克的原始森林是为数千条河流和小溪供水的水库,砍伐这儿的

森林将使纽约的几条主要河流干涸,给依赖这些河流的工厂和交通网络造成“严重的损害”⑤。18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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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BrendaParnes,“Trespass:AHistoryofLand-UsePolicyintheAdirondackForestRegionofNorthernNewYork
State,1789-1905”,New York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89;Louise A.Halper,“A Rich Mans
Paradise:ConstitutionalPreservationofNewYorkStatesAdirondackForest,aCentenaryConsideration”,Ecology
Law Quarterly,1992,19(2),pp.193-267;KarlJacoby,Crimesagainst Nature:Squatters,Poachers,

Thieves,andthe Hidden Historyof AmericanConservatio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1,

pp.48-80;最 新 成 果 参 见 Jonathan D.Anzalone,Battlesofthe North Country:Wilderness Politicsand
RecreationalDevelopmentintheAdirondackStatePark,1920-1980,Amherst:UniversityofMassachusetts
Press,2018。

MichaelWilliams,AmericansandTheirForest:A HistoryGeography,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989,p.104.
JamesE.Defebaugh,HistoryoftheLumberIndustryofAmerica,Vol.1,Chicago:TheAmericanLumberman,

1907,p.490.
ThomasR.Cox,This Well-Wooded Land:Americanand TheirForestsfrom ColonialTimestothePresent,

Lincoln: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1985,p.91.
GeorgeP.Marsh,Manand Nature;or,PhysicalGeographyasModifiedby HumanAction,Cambridge:The
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5,pp.204-205.



纽约州地质测量员、户外运动爱好者弗普朗克·科尔文(VerplanckColvin)在提交州议会的一篇科学报

告中警告:“阿迪朗达克荒野中蕴藏着我们主要河流的源头,也为我们的运河提供水源。每年夏天,这

些河流和运河的供水都会减少,商业已受到影响”,而“最直接原因就是砍伐和烧毁了荒野中的大片森

林”①。为保护河流的流域,马什建议“宣布(阿迪朗达克山脉)剩余的森林为州不可分割的公共财

产”②。科尔文进一步明确提出,“补救措施就是创建阿迪朗达克公园或木材保护区”,“让阿迪朗达克

地区像加利福尼亚州的约塞米蒂一样,成为纽约州的公园”③。同期,纽约州的报纸、杂志以及一些户

外运动爱好者也积极呼吁保护这片森林④。
作为回应,1872年,纽约州议会成立州公园委员会调查购买阿迪朗达克林地并设立公园的可行

性。委员会的调查报告重申了森林与河流流量的关联,指出阿迪朗达克的森林维持了可通航河流和

人工运河的水流量,为河岸磨坊和工厂提供动力。如果流量减少,运河会干涸,州西部的农产品也

会失去廉价的运输工具,农民们会被铁路公司控制。奥尔巴尼市的商业、哈德逊河上的船运业都将

深受其害。委员会认为,“保护这片森林免于肆意破坏绝对是当务之急”,“基于纽约州的重大商业

利益考虑,有必要永久保留这片森林的大部分区域”⑤。报告论证了森林与河流水量的相关性,突出

了保护森林与维护全州商业的利益关联,流域问题被正式摆在公众面前。但委员会没有提出保护的具

体措施,州议会也没有进一步采取实质性行动。1874年,州议会再度拨款调查哈德逊河的确切源头,
计划通过建设大坝和水库保障下游河流的水量,但提议没能在议会通过。《森林与溪流》(Forestand
Stream)杂志戏谑地评论道:“保护一定范围的土地以使之永远为州所有的政策,不太符合我们美国人

的观念。”⑥

1882年到1883年间,纽约州发生严重干旱,哈德逊河、莫霍克河等主要航运河流水位下降到有

记录以来的最低点,这似乎应验了公园委员会的预测,激发了纽约社会采取行动的紧迫感。从这时起,
要求保护流域的呼声越发高涨。1883年,《纽约时报》评论说:“显而易见,阿迪朗达克地区滥伐树木

的行为已使哈德逊河上游的供水即使不是在数量上,也在连续性上受到了影响。”⑦《纽约论坛报》(New
YorkTribune)表示,该地“是纽约州最伟大的保障之一,蕴藏着确保我们物质和商业繁荣的高贵溪流

的源头”。本年度莫霍克河、哈德逊河上游流量明显减少,“这意味着北部森林的破坏已开始对哈德逊

河的航行产生明显的影响”。“砍伐森林的破坏性影响已经无需再争论了”,“必须保护森林免于斧头和

火把的破坏”⑧。州内其他多家媒体也都刊文呼吁保护北部的森林。这一年,纽约州议会通过了禁止在

阿迪朗达克地区10个县出售公共土地的法案,迈出保护森林的第一步。
一些颇有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商人组织,如纽约州商会、纽约市贸易和运输委员会发起游说

活动,在创建森林保护区的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保全商业利益和市场优势是这些群体寻求保护森

林的强大驱动力。一些商人认为,人工运河和自然河流系统能有效对抗铁路对商品运输的垄断,正是

水运压低了铁路运费,因为运河是季节性运输路线,每年冬天会因结冰关闭,最长达5个月之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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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⑤

⑥
⑦
⑧

③ VerplanckColvin,“AscentofMountSewardandItsBarometricalMeasurement”,TheRegentsoftheUniversityof
theStateofNewYork,Twenty-FourthAnnualReportontheNewYorkStateMuseumofNaturalHistory,Albany:

TheArgusCompany,1872,pp.179,179-180.
GeorgeP.Marsh,ManandNature;or,PhysicalGeographyasModifiedbyHumanAction,p.203.
“APeoplesHunting-Ground”,NewYorkTimes,Jun.10,1871,p.4.
NewYorkStateCommissionersofStateParks,FirstAnnualReportoftheCommissionersofStateParksofthe
StateofNewYork,Albany:TheArgusCompany,1873,pp.13-14,5.
Editorial,“AdirondackParkandthePreservationofOurForests”,ForestandStream,Mar.19,1874,p.88.
EditorialArticle,NewYorkTimes,Jan.18,1883,p.4.
“SavingtheAdirondacks”,NewYorkTribune,Sept.2,1883,p.6;“SavetheAdirondacks”,NewYorkTribune,

Sept.23,1883,p.6.



时期的铁路运费则会急剧上涨①。尽管结冰导致冬季必须使用铁路,但倘若在夏季因水位下降致使运

河关闭,那纽约的生产者和商人们将不得不完全依赖铁路。这势必会增加运输成本,抬高商品价格,
纽约本地尤其是本州西部地区的商品在与美国中西部商品竞争中的廉价运输优势就会荡然无存。于是,
商人组织联合其他有影响力的个人和团体共同向政府施压,将河流的供水问题提上政治议程,成为左

右立法行动和森林保护政策走向的主导力量。

1883年纽约州商会开会讨论森林保护问题。会议发起人莫里斯·杰瑟普(MorrisK.Jesup)②指出,
纽约的几条大河都发源于阿迪朗达克荒野,那里的溪流和湖泊滋养着这些州内大河,为伊利运河供水,
破坏这片荒野将给通往纽约市的水道造成严重损害,也会重创河谷地带的农业。当时铁路、伐木商和

磨坊主正将这片森林推向市场,每年不断发生的火灾也正在摧毁这片森林③。会议决定向州议会提议

购买400万英亩阿迪朗达克土地来保障河流有充足供水。会上成立了由杰瑟普领导的“七人委员会”专
门负责协调其他团体和个人力量运作保护北部森林事宜。在商会协调下,纽约州多个行业组织和社会

团体加入,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保护力量。

1884年,凭借强大动员能力和影响力,这些商业团体先后多次召开会议,邀请纽约市长、前美国

内政部长、国会议员等公众人物出席或发表演说,引导舆论关注④。纽约州议会再度成立由查尔斯·
萨金特(CharlesS.Sargent)领衔的专家委员会,以期从专业角度调查设立森林保护系统的可行性。
一年后,委员会向州议会提交“萨金特报告”,详述了阿迪朗达克地区的公共土地、伐木、森林火灾等

情况,再次肯定森林与河流水量的关系理论,建议为保护流域和木材供应设立州层面的管理机构,由

州政府来管理公共林地⑤。1885年,州南部的商业团体在华尔街杰瑟普办公室集会,在“萨金特报告”
基础上拟定了一项法案,在场的两位州议员同意在议会提出动议力促法案通过。5月15日,法案获得

通过⑥。该法创建了一个71.5万英亩的州立森林保护区,由分属当地14个县的公共土地组成,设立

了专门的森林管理机构———“纽约州森林委员会”管理森林保护区。法案规定,“现在或以后构成森林保

护区的土地,将永远作为野生林地保护,不得出售、出租,不得由任何公共或私人公司占有”⑦。

二、从保护流域到“封锁”森林:1894年纽约州宪法修正案的形成与通过

保留主义者(preservationist)⑧对保护森林的效果并不满意。在他们看来,仅仅建立森林保护区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域问题,因为威胁森林的两大隐患———伐木和火灾仍未被有效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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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Meinig,“ElaborationandChange”,JohnH.Thompson,ed.,Geographyof New YorkState,Syracuse:

SyracuseUniversityPress,1966,p.177;DavidStradling,TheNatureofNewYork:AnEnvironmentalHistory
oftheEmpireState,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2010,pp.72-73.
莫里斯·杰瑟普(1830—1908)是纽约市银行家和慈善家,曾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奥杜邦协会主席。

TheChamberofCommerceoftheStateofNew-York,SavetheAdirondackForestsandtheWaterwaysoftheState
ofNew-York,NewYork:PressoftheChamberofCommerce,1883,pp.3-5.
“TheAdirondackForests:ActionbytheLegislaturetobeSolicitedforTheirPreservation”,New YorkTimes,

Feb.2,1884,p.2;“NeedofSavingtheForests:AWell-AttendedMeetingatDelmonicostoConsidertheSubject”,

NewYorkTimes,Feb.20,1884,p.2;“ToProtecttheForests:TheAdirondack Mass-MeetinginChickering
Hall”,NewYorkTimes,Apr.10,1884,p.2.
ComptrollersOffice,Communicationfrom the Comptroller Submitting Reportofthe Forestry Commission,

Documentsofthe AssemblyoftheStateofNew York,1885,Vol.4,No.36,Albany:Weed,Parsonsand
Company,1885,pp.1-57.
AlfredL.Donaldson,A HistoryoftheAdirondack,Vol.2,pp.176-178.萨金特本人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LawsoftheStateofNewYork,1885,Chap.283,Albany:Banks&Brothers,1885,pp.482-487.
文中的“保留主义者”指持有“封锁”森林立场的群体。对“保留主义者”和“资源保护主义者”的划分是为便于行文而

勉强为之,因为这两个群体的保护理念并非泾渭分明,其理念既相互交叉又不完全重合。



第一,立法机关一直允许砍伐树木。“萨金特报告”秉持这样一种森林管理理念:在明智和综合政

策下可以保持并增加木材年产量,同时不会损害森林作为水源地和度假地的功能,这种管理制度符合

森林财产所有者和本州人民利益①。立法机关也认为,在森林委员会的科学管理下,保护流域和采伐

木材可以兼容,因此,仍默许个人或公司租赁林地,有限制地砍伐森林。1887年,州议会更是修改了

1885年的森林保护区法案,规定森林委员会可以通过州审计长出售或交换小块不毗邻保护区主体部分

的公共土地或其上的木材,以购买增加保护区的毗邻土地②。据此,森林委员会出售了3500英亩公共

林地。
第二,铁路和火灾的潜在风险依旧存在。“萨金特报告”提到,威胁阿迪朗达克森林的主因是森林

火灾,铁路机车外溢的火花时常引发重大火灾③。除了引发火灾,修建铁路也会进一步便利木材运输,
加快远离溪流地区森林的砍伐速度。森林委员会委员威廉·福克斯(WilliamF.Fox)指责铁路是对阿迪

朗达克森林的严重威胁,铁路修到哪儿,那里的森林就会消失,火车机车与森林不能共存④。《园地与

森林》(GardenandForest)杂志评论道,“在这片乡村修建穿越森林的铁路意味着森林的毁灭”,过去正

是由于缺乏便利运输工具才使树林得以保存,建议禁止在北部森林中修建铁路⑤。
第三,盗伐木材事件时有发生。《纽约时报》在1889年9、10月间刊登了11篇报道阿迪朗达克森

林遭破坏的文章,矛头直指纽约州森林委员会,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森林委员会管理无能。该报批评

说,“尽管任命了付给工资的森林守卫和林务员,但他们在保护森林方面毫无作为”,森林委员会“没有

一个成员有能力履行职责”⑥。面对指责,森林委员会辩称,一些盗窃木材者会受起诉,但盗窃地点很

难界定,盗窃者也否认自己侵入了州土地,理由是不知道森林保护区的具体边界⑦。
保留主义者希望在森林保护区推行更严格的政策:一是禁止修建铁路,二是完全杜绝砍伐树木。

1888年,纽约州商会联合森林委员会提出禁止在保护区修建铁路的法案,未能在州议会通过。此后,
他们转向寻求建立一个面积更大的有明确边界的州立公园。1892年,罗斯威尔·弗劳尔(Roswell
P.Flower)州长签署创建州立阿迪朗达克公园的法案⑧。公园在地图上以蓝线标示,总面积2807760英

亩,基本将森林保护区囊括其中。该法案设立的公园成为一种奇特存在,被戏称为“公-私公园”,因

为蓝线内包括了公共土地、公司林地、私人公园、俱乐部土地等不同权属的土地。然而,第二年弗劳

尔州长又签署一项法案,规定森林委员会可出售距离地面3英尺高、直径超过12英寸的云杉和落叶

松,所得收益用于收购公园内的私人土地,并给予森林委员会出租部分公园土地或出售部分公共土地

的权力⑨。官方允许砍伐的做法引发保留主义者强烈不满。

1893年,纽约州森林委员会根据新法案出售了云杉林地17468英亩,给州财政带来52400美元收

入。当森林委员会又试图签订80000英亩云杉采伐合同时,招致纽约市贸易和运输委员会等团体激

烈反对,他们游说州长否决采伐合同,但遭失败。贸易和运输委员会秘书长弗兰克·加德纳(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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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ComptrollersOffice,CommunicationfromtheComptrollerSubmittingReportoftheForestryCommission,

pp.9,12-13.
LawsoftheStateofNewYork,1887,Chap.475,Albany:Banks&Brothers,1887,pp.600-601.
“IntheNorthWood,WhattheForestryCommissionersAreDoing”,NewYorkTribune,Apr.2,1888,p.6.
Editorial,“TheAdirondackForestsinDanger”,GardenandForest,Mar.28,1888,p.49.
“DespoilingtheForest:ShamefulWorkGoingonintheAdirondacks”,NewYorkTimes,Sept.16,1889,p.1;“A
ParkintheAdirondacks”,NewYorkTimes,Jan.21,1890,p.1.
NewYorkForestCommission,“ShallaParkBeEstablishedintheAdirondack Wilderness?”,AnnualReport,

1890,Albany:JamesB.Lyon,1891,p.71.
LawsoftheStateofNewYork,1892,Vol.1,Chap.707,Albany:Banks&Brothers,1892,pp.1459-1462.
LawsoftheStateofNewYork,1893,Vol.1,Chap.332,Albany:JamesB.Lyon,1893,pp.635,643-644.
CharlesZ.Lincoln,MessagesfromtheGovernors,1892 -1898,Vol.9,Albany:J.B.LyonCompany,1909,

p.299.



S.Gardner)在一次会议上失望地表示,“我确信,除非把(保护)森林写入州宪法,否则它们永远不会安

全”。会上成立了一个“宪法修正案特别委员会”,负责寻求以州宪法来保护阿迪朗达克森林①。该组织

委托律师起草了宪法修正案草案,经修改后的草案提交到1894年召开的纽约州宪法大会,最终以

410697票对327402票获得通过。它以纽约州宪法第7条第7款的形式规定:“森林保护区内的州属土

地,无论是现有的或以后获得的,应永久保留为野生林地(shallbeforeverkeptaswildforestlands)。
它们不得被出租、出售或交换,也不得被任何公共或私人公司占用,其上的木材也不得被出售、移走

或销毁。”②这意味着,州宪法完全禁止了对保护区内树木的任何形式的使用,即便是被火灾烧毁或自

然死亡的树木,这使该条款带有了“封锁”的性质。

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完全禁伐森林的规定不仅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潮流相抵触,也与坚持科学、
效率理念的明智利用原则相违背。一些具备林业知识的人士并不赞成“封锁”森林。美国林业大会通讯

秘书乔纳森·哈里森(JonathanB.Harrison)指出:“最荒谬的莫过于认为树木永远不应被利用或移走。
每当一棵树长到最好的时候,就应砍掉,把它的木材用于某些有益目的,这样才能获得它的价值,才

能让树木世代相传,让森林永葆生机。”③在州宪法修正案辩论期间,代表林业专家观点的《园地与森

林》坚称保护流域与采伐木材可以兼容:“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为了保持森林在一个方面的价值(供
水功能)而牺牲另一方面的价值(提供木材)。绝对禁止从保护区砍伐任何木材意味着一种事实上的、
应受谴责的浪费。毫无疑问,经验证明在适当管理下森林可以生产文明社会所必需的产品,甚至可

以每年提高生产力,同时它对土壤、气候和供水的有益功能将完全不受损害。”针对宪法修正案,该

杂志批评说,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存在或可能存在合理的森林管理”④。“它或许会使森林免受

一些危险。然而我们认为这样一项规定作为一种原则被纳入州基本法是一种不幸。”⑤《园地与森林》
阐述了那时科学林业管理的核心理念———如果管理良好,森林保护流域、气候和土壤的功能与出产

木材资源的功能并不冲突。
保留主义者之所以选择完全禁伐森林,很重要的一点是禁伐不会损害这些以城市商人为代表的群

体的利益。他们并不在意科学林业理念,也怀疑官方保护机构的履职能力,但深知通航河流的水量

取决于北部森林的完好无缺,只有杜绝砍伐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森林破坏问题,真正确保这片森林

的安全。另外,选择诉诸宪法大会而不是州议会,是因为他们很难在立法机关达成完全禁伐的目

的。从理念上看,州议会坚定支持专业人员的科学林业管理理念;就势力而言,议会中有着北部各

县伐木行业利益的代表,充当着利益集团间博弈的场所,而保留主义者则相对集中在州南部几个大城

市,这就限制了他们影响立法机构的能力⑥。不过,若将“封锁”森林的诉求通过宪法大会付诸全州人

民公决,便可绕过州议会从而摆脱特定利益集团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和缠斗,也很有希望赢得民众投票

的多数。
那么,纽约州民众缘何会同意这一带有“封锁”性质的州宪法修正案呢?
首先,干旱的气候背景加深了民众的危机感。1893、1894年是纽约州的干旱之年,尤其是

1894年,纽约州遭遇了极端的干旱和低水位,以前从未干涸的水井和小溪也干涸了,一些小镇甚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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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L.Donaldson,A HistoryoftheAdirondack,Vol.2,p.188.
RobertC.Cumming,OwenL.PotterandFrankB.Gilbert,eds.,TheConstitutionoftheStateof New York,

Albany:JamesB.Lyon,1894,p.187.
JonathanB.Harrison,“ForestandCivilization”,GardenandForest,Jul.17,1889,p.345.
Editorial,“ForestryintheConstitutionoftheStateofNewYork”,GardenandForest,Sept.12,1894,p.361.
Editorial,“TheConstitutionalAmendmentRelatingtoStateForest-lands”,GardenandForest,Sept.19,1894,

p.372.
LouiseA.Halper,“ARichMansParadise:ConstitutionalPreservationofNewYorkStatesAdirondackForest,a
CentenaryConsideration”,p.237.



始限制用水供应。而干旱意味着更多森林火灾,森林大火的烟雾都飘到了纽约市上空①。马什有关毁

林导致气候危机和自然报复的警告似乎正在应验,一场环境灾难迫在眉睫,这使公众对河流水量问题

更加敏感。在宪法大会辩论中,代表们也强调河流水量的显著变化,继续强化着局势危急的印象。
一位名叫托马斯·麦克阿瑟(ThomasW.McArthur)的代表坦言,他本不打算演说,但因形势严峻不得

不表态支持修正案。他表示,其居住的格伦斯福尔斯的一家木材公司因河流水量减少,已放弃原来的

水力锯木厂,改用了蒸汽作动力。为证明河流水量减少的事实,还举例说,他前些天在爱德华堡跨越

哈德逊河时根本就没有弄湿鞋子②。身临其境的危机感远胜所有精巧的辩护之词,它引发的恐慌心理

也最易驱使人们行动起来甚至采取激进做法,从而加速修正案的通过。
其次,媒体积极渲染伐木业的贪婪、官方保护机构的腐败,塑造其与公共利益对立的形象。

1884年,《纽约时报》直言:“伐木商在阿迪朗达克森林的利益本质上与公众利益截然相反。”③1889—

1890年间,该报刊发十几篇文章揭露森林保护区的种种问题,批评州森林委员会腐败无能,指责森林

管理官员和木材商存在利益勾结④。修正案投票前夕,《纽约时报》和《纽约论坛报》同时公布了森林委

员会的一起“丑闻”。纽约州主审计长詹姆斯·罗伯茨(JamesA.Roberts)指控森林委员会涉嫌欺诈、受

贿和渎职,声称森林管理官员与伐木商勾结非法砍伐阿迪朗达克的公有森林,一些林务员向伐木工和

木材窃贼收取每棵树35美分的费用,森林委员会还与伐木商共同伪造砍伐合同⑤。虽然森林委员会否

认了指控,但这一“丑闻”对委员会声誉的冲击几乎是致命的,此后再没有人敢于公开为他们辩护了,
甚至原本反对修正案的媒体也大失所望,转而支持“封锁”政策。《森林与溪流》无奈地表示,虽然第

7条第7款修正案“对公共森林问题的处理并不理想;但在目前情况下,这或许是最明智的选择

了”。⑥ 《园地与森林》预测说,这一事件势必影响到民众的态度和投票立场,使州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变

得更加容易⑦。
再次,科学林业的理念没能获得广泛认可⑧。环境政治史学者塞缪尔·海斯(SamuelP.Hays)把进

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视作坚持科学、效率原则的专家主导的运动,但在纽约州的森林保护中科学林

业和专业人员却被排斥在外了⑨。通常来说,美国的科学林业兴起于19世纪90年代,之前的20余年

是林业的起步期,联邦政府调查森林资源、管理国家森林的需求直接催生了美国的科学林业。当时

一些留学欧洲和本土具有树木知识的人员开始科学林业实践,但相关知识累积仍十分有限,其理念也

不为大众了解。加之纽约州森林委员会的专业官僚在管理方面又漏洞百出,木材盗窃、腐败指控、个

别委员与伐木商的暧昧关系都成为民众诟病之处。纽约州林业管理机构的表现显然不能赢得公众认可。
专业人员内部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了民众对科学林业的怀疑。1894年在奥尔巴尼举办的美国林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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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1903”,Syracuse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61,pp.394-395.
WilliamH.Steele,RevisedRecordoftheConstitutionalConventionoftheStateofNewYork,May8,1894,to
September29,1894,Vol.4,Albany:TheArgusCompany,1900,p.151.
“NeedofSavingtheForests:AWell-AttendedMeetingatDelmonicostoConsidertheSubject”,NewYorkTimes,

Feb.20,1884,p.2.
如《纽约时报》1889年9月16日、18日、19日、21日、23日、25日、26日,10月1日、2日、6日的报道。
“FraudsintheAdirondacks:StateOfficersinLeaguewiththePerpetrators”,NewYorkTimes,Sept.11,1894,

p.9;“TheNewsThisMorning”,NewYorkTribune,Sept.11,1894,p.6.
Editorial,“TheAdirondackForests”,ForestandStream,Oct.20,1894,p.331.
Editorial,“TheConstitutionalAmendmentRelatingtoStateForest-lands”,GardenandForest,Sept.19,1894,

p.372.
根据“美国林务员协会”的定义,“科学林业”是指为持续产出商品和服务而对森林进行的科学管理。

PhilipG.Terrie,“TheAdirondackForestPreserve:TheIronyofForever Wild”,New York History,1981,

62(3),p.288.
HenryClepper,ProfessionalForestryintheUnitedStates,Baltimor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71,p.2.



会上,内政部林业处长伯纳德·费尔诺(BernardFernow)等人公开批评了纽约州森林保护区的伐木标

准和草率的管理,认为虽然纽约州森林委员会制定了只能砍伐12英寸直径树木的标准,但后续监管并

未有效跟进,导致伐木商滥砍滥伐;纽约州森林委员们急于出售木材赚取财政收入,没有尽到科学管

理和保护森林的义务。参会人员对砍伐标准也有不同意见①。媒体报道了大会上的争论,公开了林业

人员内部的分歧,这又会加深民众的一种印象———林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仍有待验证。大多数普通民

众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意愿去理解科学林业的管理原则,去关注复杂的技术解决办法。科学林业充当着

“封锁”森林和无序砍伐两种极端做法之间的“中间路线”,但在纽约州森林保护的争论中,“中间路线”

没有赢得多数民众的支持。
最后,城市居民主动选择了保留“荒野”。保留主义者敏锐地体察到19世纪末美国社会弥漫着一种

荒野和边疆情绪,其做法恰好顺应了世纪末的社会心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森林和野生动

物快速消失,自然景观急速变迁,城市居民对都市生活的弊端也愈发敏感和不满,他们确信已经到了

文明太多而荒野太少的时代,这激发了民众追寻荒野的强烈冲动。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宣布曾经存

在了几个世纪的边疆已经关闭,而边疆关闭意味着曾塑造民族特性的荒野的消失。不过一些纽约人认

为,州北部仍保有着一片原始的野生森林,是东部仅存的荒野和边疆地带。此时阿迪朗达克的森林带

有了荒野的象征意义和价值。保留主义者和公众愿意相信,州内河流的水源地正面临严峻威胁,而商

业水道的价值远超木材收益,“封锁”森林不仅符合经济发展需要也能满足精神追求。即便多数民众暂

时不能去体验北部荒野,但野生森林的保留将为他们提供以后有能力时去经历荒野的机会。

此外,作为经济发展水平领先地区,纽约州对木材的需求仅仅是地域性的,全州的经济前景已无

须凭借这种初级资源。站在南部城市的角度看,该州已具备优先考虑保留荒野的民意和经济基础。就

如《纽约论坛报》所表露的,“这个州的人民完全负担得起忽视科学林业,并宣布在他们的森林中不再砍

伐一棵树。这样的禁令在未来几年绝不会造成值得考虑的任何损害。”②对绝大多数远离森林环境的城

市居民来说,“封锁”森林不会直接影响自身利益,于公于私,普通市民需要的都是荒野,而不是官僚

机构管理下漏洞百出的科学林业。可以说,纽约州宪法大会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伐木还是荒野的公投。
其结果是,多数民众主动选择了后者。

三、“显而不彰”的娱乐和审美需求

保留主义者认定伐木是威胁森林的祸首,但在创建森林保护区的年代,当地伐木业的破坏程度仍

存争议。“萨金特报告”提到,由于伐木工只砍伐占森林总量很少的“软木”,他们“对阿迪朗达克森林造

成的直接损害微乎其微”,“严重的伤害不是由伐木直接造成的”。火灾才是破坏森林的元凶,保护森林

关键在防火③。伐木群体也表示,森林的最大威胁来自猎人和垂钓者粗心引起的火灾。伐木工只砍伐

了10%的树木,而且每30年才砍伐一次,从对森林的影响来说这只能算“修剪树木”④。当地伐木商声

称,“伐木工在砍伐木材时,平均每25棵中才砍一棵成熟的树”,阿迪朗达克森林中的多数树种并无采

伐价值⑤。19世纪90年代之前,阿迪朗达克地区的伐木方式是“间伐”———有选择的砍伐距离溪流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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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漂浮性好的高价值软木,硬木因无法通过河流运输导致运输成本过高而无利可图。纽约州森林委

员会证实,“伐木工在每英亩土地上砍伐不超过8棵树”①。另一个紧迫的现实考量是河流航运,城市

商人担心流域受损影响河流航运价值。不过因受铁路冲击,河流的运量正快速下降,其在纽约州经济

中的地位也在加速弱化,到19世纪90年代全州运河的总运输吨位数降到了70年代初高峰时期的一

半,铁路已然成为最主要的货运方式②。

其实,不论伐木的破坏程度是否真实抑或航运价值几何,荒野的保留都绝非无意之举。因为在保

护流域这一明显的诉求背后,有着另一重动机———娱乐休闲和审美追求。只是在各种复杂而微妙的缘

由交织下,呈现出一种“显而不彰”的状态。所谓“显而不彰”,是指虽然娱乐和审美需求在保护森林的

辩护中居于次要或被忽视状态,却是一种心照不宣而众所周知的强大动机。

内战前后,美国东北部的城市精英就已发现阿迪朗达克森林的休闲娱乐和健康疗养价值。1849
年,记者乔·黑德利(JoelHeadley)因神经衰弱到此地休养,赞美这里“无路的树林,绵延的高山和粗

劣的食物”比任何药物都更能够治愈身体和心灵,他感觉“挣脱了日常生活的枷锁”,“体验到了自由的

感觉”③。1869年威廉·默里(WilliamH.Murry)牧师出版《荒野历险记》,称这片荒野能使疲惫心灵重

新焕发活力,是“激烈、不自然、常常是极度紧张的”城市生活的避难所,艳羡当地居民没有被文明的

恶习污染④。因契合了城市精英对“荒野”的想象,此书甫一出版便十分畅销,以1.5美元的价格售出

数千本,引发了前往阿迪朗达克荒野度假的热潮。这片森林正慢慢变成东北部城市精英们向往的度假

胜地。1871年,铁路巨头托马斯·杜兰特(ThomasC.Durant)铺设了一条从萨拉托加到北溪的铁路,

从此更多游客能够抵达森林深处。这一年,游客数量突破3万,以致《纽约时报》开始担忧这里游客数

量过多,已不适合热爱自然和喜好独处的人⑤。到1879年科尔文在年度地理调查报告里提到,“这个

地区已成为无数人的避暑地———一个公共游乐场,一个名副其实的荒野公园”⑥。至此,阿迪朗达克被

彻底发现,它所承载的娱乐价值和美学意义获得普遍认可。

许多富裕的政商精英带着反现代主义的冲动逃离城市进入荒野,他们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临

时观光客,而是希望拥有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荒野。内战后,一些富裕城市居民开始购买阿迪朗达克

的森林,建立私人庄园、私人公园和猎物保护区,打造舒适的、季节性的第二居所和隐居之地。在争

论保护森林的19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他们在这里购置娱乐性地产的高潮期⑦。相当一部分保留主义

者在这里拥有私人土地,或是精英性质的户外运动俱乐部会员。1890年,由运动猎人成立的阿迪朗达

克俱乐部耗资50万美元购入10.4万英亩林地,外加租赁的土地,该俱乐部所掌控的土地超过19万英

亩。另有三家俱乐部拥有超过10万英亩阿迪朗达克林地⑧。约翰·洛克菲勒陆续为其私人公园购入了

90000英亩林地⑨。《森林与溪流》曾公布一批私人娱乐性地产的情况:“维拉保护区”12000英亩,“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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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比尔特保护区”面积约8000英亩,个人所有的“卡汀地带”7000英亩,波茨坦国民银行拥有7000英

亩林地,好莱坞狩猎俱乐部的“好莱坞保护区”至少6000英亩……①。J.P.摩根、范德比尔特等超级富

豪,海军部长威廉·惠特尼、纽约州副州长蒂莫西·伍德拉夫等身份显赫的政客,以及一些财力雄厚

的狩猎俱乐部和大公司都在此地拥有私人公园或庄园。在州宪法修正案通过的前一年,这里有大约

60个私有保护区,面积超过94万英亩,而州立森林保护区只有73万英亩②。
这些娱乐性林地所有者对保护公共森林有着更高的期待和更多现实考量。当地村民和伐木工使用

公共林地的行为一直威胁着他们的私有财产,“盗伐”、“盗猎”、火灾常常殃及私人林地,而起到隔离

带作用的大片公共森林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抵御了这些危险。这些私人业主不仅要保护自己林地上的树

木和渔猎资源,自然也希望在公共林地上实行严格限制措施,以使财产更加安全。从这个角度看,私

人林地业主是“封锁”公共森林的直接受益者。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娱乐性林地所有者一直

在进行科学林业实践,他们曾雇佣平肖、费尔诺等专业林务人员来管理林地上的伐木工作,但却强烈

反对砍伐公共森林③。
回看官方初衷,娱乐、健康和木材供应都被视作这片森林的重要功用,是保护森林和设立公园的

重要动机。1873年的纽约州公园委员会报告特别提及:

还有社会和道德方面的原因使保护森林是明智之举……户外运动令人心旷神怡,能增强人的

体质,使人重新振作。划船、徒步旅行、打猎和钓鱼探险提供了现代美国人,尤其是东部各州迫

切需要的身体锻炼。我们希望,这种锻炼能在当代时髦的年轻人中普及,从而取代城市里不道德

的、令人萎靡的、堕落的享乐。……为在本州的年轻人中培养和推广这些自然而有益健康的运动,
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猎物,以及为它提供庇护的森林。④

1890年,纽约州长大卫·希尔(DavidB.Hill)在年度咨文中表示:“阿迪朗达克已成为州内外那些寻求

快乐和健康的人的夏季和冬季度假胜地,它正迅速成为我们国家的游乐场和疗养院”。他建议立法机关

调查建立公园的可行性,提议向度假者出租小块土地,这样“荒野就可以为中等收入的人和富人提供避

暑场所”,而收入用来维持公园运营⑤。1892年,州议会通过的“公园法案”同时列明了阿迪朗达克公园

的四种功用———健康、娱乐、流域保护和木材供应,规定其“作为一块为他们的健康或快乐而开放给所

有人自由使用的土地,作为保护本州主要河流源头和未来木材供应所必需的林地,应被永远保留、维

护和照料”⑥。显然,在官方理念中木材供应与其他功能并不冲突。但保留主义者却通过州宪法修正案

将“木材供应”的可能性彻底排除了。
反对“封锁”森林的势力一直试图修改“永久野生”条款。1895年,纽约州议会就提出允许砍伐和出

租土地的法案,但在1896年举行的宪法大会上以32万对71万票的结果遭到惨败⑦。1902年,纽约市

贸易和运输委员会协调一些商业精英和阿迪朗达克的私人林地所有者成立了“阿迪朗达克保护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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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绝大多数成员居住于纽约市的“娱乐利益集团”自称保护区的坚定“守卫者”,致力于挫败任何企图

修改州宪法修正案的尝试①。到1915年,立法机关仍试图修改宪法条款。此时许多州已将专业林业原

则应用到森林管理中,联邦政府也在“明智利用”国家森林,科学林业的理念已为更多人知晓,但纽约

州仍拒绝任何使用保护区树木的做法,州议会放宽“永久野生”条款限制的提议再度失败。
可见,保留主义者坚持“封锁”森林确有强烈的娱乐和审美动机,而这类体验与自然环境的野生状

态息息相关。在户外运动和自然爱好者眼中,唯有野生自然才能带来最佳的户外享受,越是充满野性

的原生态地区,休闲娱乐和美学价值越高、越能使人获得极致的野外体验。西奥多·罗斯福表示“狩猎

是所有娱乐活动中最棒的一种”,而“在荒野中狩猎最具魅力……在私人猎场打猎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

论”②。在生态学家利奥波德看来,休闲价值依环境的野生程度和个人感受到的便利程度而定,越是缺

乏便利设施的荒野地休闲价值越高③。完好无损的野生森林和优美风景无疑是这类体验的物质前提,
若要维护其生态基础,就必然要确保阿迪朗达克处于“荒野”状态,这也是寻求娱乐、审美享受与“封
锁”森林之间的内在关联。

耐人寻味的是,为何持保留主义立场的群体似乎有意突显保护森林对流域、供水、全州商业等公

共利益的重要性,而刻意掩饰或淡化娱乐动机和个人私利? 在1883年纽约商会的会议上,参会者就表

现出这种倾向,有意识地将提议置于“人民的名义”之下。有会员直言,“让州获得阿迪朗达克森林的动

议有可能使人以为,是为便利当地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增值”,“为应对这种反对意见,我们必须在一定

程度上唤起公众对此事的关注,并使其明显地表明,这个提议来自人民而不是财产所有者”④。这显然

是一种策略选择,也是“封锁”森林的提议能在政治层面获得成功的关键。维护公共利益是极富说服力

的话语,也是对严苛政策的最好辩护,因为“封锁”举措势必因限制伐木商和当地人的发展权而遭遇反

对。若过于明显地表现出娱乐和审美意图就很有可能被视作特权阶级,或将难以达到“封锁”目的。

1884年,在当地长大的伐木商莱蒙·汤姆森(LemonThomson)就抨击那些想打造阿迪朗达克公园和狩

猎运动场的人是“谋求官职者、美学爱好者和纨绔子弟”,这群人“更渴望一个大型的阿迪朗达克户外运

动公园,而不是出于任何流域的考虑”⑤。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出于娱乐目的保护自然的正当性仍受质疑。保护森林本就与市场和资本逻辑

主导的发展理念相悖,而为娱乐、审美目的“封锁”森林,放弃自然资源的资本和生计功用,不仅会招

致谴责也很容易引发阶级敌对情绪。当时只有少数富裕的都市精英才有金钱、时间和精力去纽约州北

部的荒野森林度假、狩猎,多数在城市挣扎谋生的劳工阶层很难有能力和机会去体验荒野。富人阶层尤

其是娱乐性林地所有者在阿迪朗达克地区确实遭到憎恨,这些富裕精英、狩猎俱乐部会员与当地为生计

奔忙的伐木工、猎户、农民们截然不同,森林及猎物是后者的生计来源,却只是前者的娱乐消遣对象。
不过,引发敌意的根源并不在于富人购买林地作娱乐之用,而在于这些娱乐性林地所有者禁止外

人使用其土地上的动植物资源。区别于木材公司、土地投机商意在砍伐木材或待价而沽出售土地,娱

乐性私人林地所有者并不看重树木的经济价值和土地的投资回报,对他们而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

极致的荒野体验才是林地的真正意义所在,所以他们的购买关闭了附近几代居民曾使用的大片森林。
如1890年,铁路大亨杜兰特为禁止外人进入他的私人林地发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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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RogerC.Thompson,“Politicsinthe Wilderness:New Yorks Adirondack ForestPreserve”,Forest History
Newsletter,1963,6(4),p.19.
TheodoreRoosevelt,TheWildernessHunter,NewYork:G.P.PutnamsSons,1893,pp.xiii,19.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4页。
“TheAdirondackForests:DiscussingMeasuresforTheirBetterPreservation”,NewYorkTimes,Dec.13,1883,

p.8.
LemonThomson,AnAddressbeforetheAlbanyInstituteontheAdirondackWilderness,March18,1884,pp.11,

19.



根据1887年的法律……本人拥有在其上射击、打猎和捕鱼的专属权。本人特此声明,上述住

所包含的所有土地和水域将被用作私人公园,用于繁殖和保护鱼、鸟、猎物。兹通告,我已按法

律要求每隔一段时间张贴告示,警告所有人不要擅闯上述私人领地。①

威廉·洛克菲勒的私人保护区周围挂有1580块告示牌②,提醒此地是私人公园,警示侵入者会受法律

制裁。这些报纸上发布的公告、林中的告示牌时刻提醒着当地村民和普通游客,他们正在丧失进入许

多区域的权利和机会。美国林业协会的哈里森评论说,阿迪朗达克的“大片森林正被交到富人、俱乐

部、财团和公司手中”,“以后该地的主要特征将是:众多小块领地被个人或富裕的俱乐部积聚成大片

土地;其所有者将独享这些广阔土地;而结果必定是大部分人被排斥在森林之外”③。公众突然被排除

在原来的露营地之外,这就激起了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自由活动的猎人、渔民和导游的强烈敌意④。不

难想象,任何“封锁”性质的森林政策都难免被指责是为了富人的娱乐和私利。
综上,纽约州立法机关秉持森林保护区的流域保护、娱乐、健康和供应木材功用可兼容的理念,

试图推行科学林业政策;保留主义者和娱乐性林地所有者则拒斥公共森林的木材供应价值,坚持“封
锁”的政策取向。就保留主义者的动机而言,既出于公共利益,也不能排除私利的考量。但当时为娱乐

和审美目的“封锁”森林的正当性仍受质疑,而娱乐性林地所有者圈闭森林资源的行为又容易激化阶级

对立心理,保留主义者便采取了一种更为高明的政治策略,把多种利益诉求打包装饰成维护公共利益

的话语,弱化娱乐动机并将其隐匿在崇高的流域保护论调之下,使之处于一种微妙的“显而不彰”状态。
所以,娱乐和审美需求是纽约州森林保护区创建和“永久野生”政策最终形成的重要动机。它始终“强
烈”存在,只是未被有意彰显。

结 语

许多人都使用“荒野”、“野生林地”、“原始森林”来指称阿迪朗达克。不可否认,受气候、地理、
交通等因素影响,这里保持了较完整的森林景观,但也有着人类长期利用森林资源的历史和明显的农

业印迹。到1865年,拓荒者们已清理出37万英亩耕地或草地牧场,而19世纪90年代,农业土地清

理正值顶峰⑤。其实这里的农业规模相当可观,阿迪朗达克只有森林的流行观念更多是城市游客的话

语所塑造的片面感知⑥。当“永久野生”政策到来时,保护区内仍生活着近16000名乡村居民,森林资

源一直是他们生计的重要补充甚至是主要生活来源,惨淡经营的农业又强化了对森林的依赖。同时,
纽约州也在收紧猎物法,对渔猎数量和方式进行了严格限制。外部的立法者、城市政商精英们立足自

身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重塑了北部森林资源的权属秩序,打造出一片新的森林景观,却忽视了对当地

村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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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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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rondackForestRegionofNorthernNewYorkState,1789-1905”,NewYork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

1989,pp.150-151.
KarlJacoby,Crimesagainst Nature:Squatters,Poachers,Thieves,andthe Hidden Historyof American
Conservation,p.218.
J.B.Harrison,“ForestsandCivilization.V.-TheNorthWoods”,GardenandForest,Aug.21,1889,pp.406-
407.
NewYorkForest,FishandGameCommission,EighthandNinthAnnualReports,1902-1903,p.36.
SallyMcMurry,“EvolutionofaLandscape:FromFarmtoForestintheAdirondackRegion,1857-1894”,New
YorkHistory,1999,80(2),pp.117-152.
GlennHarris,“TheHiddenHistoryofAgricultureintheAdirondackPark,1825-1875”,New York History,

2002,83(2),pp.165-202.



可以说,纽约州的森林保护发端于保护通航河流的流域,它承载着城市居民的供水焦虑和全州商

业利益,最终走向了“封锁”的结局。以南部城市商人群体为代表的保留主义者充分运用自身经济实力

和政治影响力,并采取了高明的政治策略———质疑科学林业,排除当地村民,绕过立法机关,转而诉

诸宪法大会和城市选民,巧妙地以州宪法形式“封锁”了这片公共森林。同时,也须注意到,在纽约州

这样一个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市民摆脱了生存之虞,对野生自然价值的认知不

再仅仅局限于生计和资本考量,他们在担忧河流供水的同时,也同样出于娱乐、健康和审美动机支持

保留森林的野生状态。只是,这种“封锁”性质的保护也有着令人不安的后果:在实践层面,它否定了

传统的公共森林使用模式,拒绝了当地人对森林资源的消耗性利用,将森林“去生计化”,彰显着某种

环境不正义的面相;在观念领域,它简化了自然的功能和价值,自然越来越被窄化为单一的娱乐和美

学用途,使自然“再荒野化”,进而建构起人与自然“二分”、人类生存与自然保护对立的想象。从这层

意义上讲,城市居民的需求更有力、更深刻地塑造了纽约州森林保护的性质和特征,再造了一片符合

都市愿望的排除生计使用的“无人荒野”。

(责任编辑 武晓阳 责任校对 武晓阳 宋 媛)

TheRecreationof“Wilderness”:TheUrbanNeedsandtheFormationofNewYorkStates
ForestPreserves(1872-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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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AdirondackForestPreserveinNew YorkStateisregardedasaparadigmof“pristinewilderness”.The

untamedforestisaresultofthe“ForeverWild”policywithstringentrestrictions.Theestablishmentofforestpreservesand

theformationof“ForeverWild”policyareprimarilydrivenbycitydwellersneedsforwatersupplyandrecreation.The
“lock-up”preservationisofgreatsignificanceinpreservingwildnature,butitalsoleavesbehindatroublinglegacy:It

negatestheusagemodeoftraditionalpublicforestsamonglocalcommunities,prohibitstheconsumptiveutilizationof

forests,andrevealssomeaspectofenvironmentalinjustice;Itoversimplifiesthefunctionsandvalueofnatureitself,

“rewilding”thenature,andconstructinganapparentcontradictionbetweenhumansubsistenceandpreservation.Inthis

sense,citydwellersneedsshapethenatureandcharacteristicsofforestpreservationinNewYorkState,recreatingan
“uninhabitedwilderness”thatcaterstourban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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